
工业 工程 设计｜ Industrial & Engineering Design2021年10月 第3卷 第5期

新中国设计史的研究路径与逻辑（1956—2020）

杨简茹
广州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学院，广州 510261

摘要：中国设计史的研究路径与逻辑起点，是随着工艺美术部、工艺美术研究所和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这种制度的演变而开始

的。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美学大讨论”到20世纪80年代“技术美学”的发展，以及对西方现代设计理念的翻译与引介，促

使国内的设计教育和设计研究不断反思工艺美术与艺术设计的关系。七十年来，中国设计史在讨论、摸索、借鉴、尝试、反思的

路径中前进。时至今日，中国设计史研究视野具有更加全球化的特征。在全球互联网发展和人工智能热潮的背景下，设计研

究也必须兼顾人文学科、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交叉学科的属性，才具备学科独立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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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ath and Logic of Design History in New China (1956-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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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holds that the research path and logical starting point of Chinese design history began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ystem of the Ministry of Arts and Crafts, the Institute of Arts and Crafts and the Central Academy of Arts and Crafts. From

the“great discussion of aesthetics”in the 1950s to the development of“technical aesthetics”in the 1980s and the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modern design ideas, domestic design education and design research have been prompted to constantly

refl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rts and crafts and art design. Over the past 70 years, the history of Chinese design has advanced

in the path of discussion, exploration, reference, attempt and reflection. Today, the research vision of this young discipline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ore globaliz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lobal Internet and the upsur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esign research must take into account the interdisciplinary attributes of humanities, social sciences and even natural

sciences at the same time, so as to have the basis of discipline indepen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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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工艺美术与国家经济建

设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关系更加密切，国家开始积极致

力于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鼓励科学发明，奖励艺术创

造，工艺美术教育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国旗、国

徽、人民币等国家形象的设计代表了这一历史时期的

设计经验。1953年12月，文化部和中国美术家协会在

北京组织举办了首届全国民间美术工艺品展览会，全

国著名的民间艺人、美术工艺专家和美术工作干部赴

京参观并交流经验。1956年，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基

本完成，全行业公私合营进入高潮。1956年3月5日，

毛泽东在国务院有关部门汇报手工业工作情况时，进

行了加快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指示：“提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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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美术品的水平和保护民间老艺人的办法很好，赶快

搞，要搞快一些。你们自己设立机构，开办学院，召集

会议。杨士惠是搞象牙雕刻的，实际上他是很高明的

艺术家。他和我坐在一个桌子上吃饭，看着我，就能为

我雕像。我看人家几天，恐怕画都画不出来[1]。”1956

年5月，国务院正式批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成立，同年

9月正式开学。1956年 10月 1日，创建了上海工艺美

术品服务部，主要为了发挥工艺美术行业优势及研制

外事国礼，在各种文化外交活动中，通过展示工艺美术

成果，向世界弘扬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艺术。1957年

初，北京市工艺美术研究所成立，杨士惠被任命为副所

长兼研究员，同年秋天，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在北京召

开全国手工业艺人第一次代表大会。此后，全国各地

先后设立各种工艺美术厂和研究所，将流散各地的老

手工业艺人召集起来，让他们带徒传艺。工艺美术学

院（学校）、工艺美术部、工艺美术研究所纷纷成立，在

“教学、研究、销售、展览四结合”[2]的理念下拉开了新

中国工艺美术与艺术设计发展的帷幕，这种设计制度

的确立，从一开始就奠定了后来设计史的走向，也明确

了新中国设计史发展的逻辑起点。

一、“工艺”之辨

新中国最早的设计院校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教育

资源，主要来自中央美术学院的实用美术系和中央美

术学院华东分院的实用美术系。学校的方针任务是培

养具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精通专业知识，掌握熟练

的技能，全心全意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的各种高级的

工艺美术设计人才[3]。邓洁兼任院长，雷圭元、庞薰琹

任副院长，提出了“工业化、日用化、大众化”的设计理

论，开设了染织、陶瓷、装潢美术、工业美术等专业。然

而，学校的办学方针因艺术理念的不同还是出现了一

些争议。院长邓洁主张学院采取师傅带徒弟的模式，

培养手工艺人，直接为生产服务。庞薰琹则主张借鉴

现代设计教育模式，不仅仅强调手工艺的技术培训，而

是强调日用工艺、现代工艺设计的理论与技能，提倡工

艺美术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广大人民的衣食住行服

务。庞薰琹在发表于《人民日报》的《跟着党走，真理总

会见太阳》一文中提到：“工艺美术像一切文学艺术一

样，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也就是工艺美术的方向。百

花齐放是发展艺术的方法，是党对文艺工作的政策，工

艺美术也并不例外。同时也明确了在工艺美术的创作

设计工作中，必须贯彻经济、实用、美观的原则[4]。”庞

薰琹之子庞均以旁观者的角度印证了这段往事：“办学

校的时候主要是缺校址。北京白堆子有个干部学校，

直属于国务院手工业管理局，当时还没成立轻工业部，

校址很大，可以利用这里成立工艺美院，因而工艺美院

最初在那里。然而，工艺美院既不属于文化部也不属

于高校，属于手工业管理局。校址解决了以后，我父亲

找了很多教授，理想是做现代社会的设计学院，但手工

业管理局局长是邓洁，是挂名院长，我父亲是第一副院

长，邓洁说成立那么多系做什么，我们有民间工艺要出

口，应该成立编织系、泥人张系等。教授们当然反对，

我们是办大学不是师傅带徒弟。这个问题的矛盾是我

父亲写了文章，题目我还记得，叫《跟着党走，真理总会

见太阳》①。”大量装饰绘画人才和设计人才集中于此，

这种学术格局势必决定了新中国之初的工艺美术院校

对装饰设计思路的追求。“父亲在法国看了世界博览

会，窗帘、家具那么好看，德国有包豪斯，受了影响，回

国要想办法办设计学院。周恩来也支持他的想法，所

以他才能把杭州实用美术系迁到北京，与中央美术学

院合并，成为工艺美术系。”①

这是学校成立之初对工艺美术发展方向的一次讨

论。庞薰琹这样受过国外教育的艺术家希望把工艺美

院建设成以染织工艺设计、陶瓷工艺设计、装潢设计、

室内装饰设计、金属工艺设计等系别为主的高等工艺

美术院校，而不是以象牙、雕刻等特种手工艺为主要系

别。其实从1950年提出要成立工艺美术学院，1952年

开始筹备，并为国务院设计建国瓷，到 1953年筹备全

国民间工艺美术品计活动，1954年筹备工艺美术出国

展览，1955年展开花布设计的改进工作，1956年展开

服装设计的改进工作等，工艺美术学院积累了不少的

设计经验，在理论上也逐步明确了工艺美术的方针方

向。然而，由于对传统工艺产品和工艺美术认识的偏差，

以及社会主义改造初期由特定的政府部门直接管理学

院的制度，导致在“领导”和“管理”问题上出现争议。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于1973

年9月宣布复校，并于1975年复课。1973年4月，国务

院批转外贸部、轻工业部《关于发展工艺美术生产问题

的报告》，提出发展工艺美术生产，投资省，用料少，收

效快，换汇率高，潜力很大，大有可为。并要求各地区

① 庞均访谈，杨简茹采访整理，2018-7-23．

Interview with Pang Jun，compiled by Yang Jianru，2018-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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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进一步加强对工艺美术工作的领导。要建立和健

全必要的管理机构。要认真总结发展工艺美术生产的

经验，进一步落实党对老手工艺人、创作设计人员的政

策，继续做好工艺美术企业和人员的归队工作，并注意

培养新生力量。全国工艺美术展览要继续办下去。工

艺美术院校和科研机构要适当恢复。计委、轻工、外

贸、商业等有关部门要通力合作，采取有效措施，促进

工艺美术生产和出口的大幅度增长。因此，全国工艺

美术学校的建立进入爆发期。1982年，工艺美术学校

发展到 14所，在美术学院、艺术学院和某些轻工业学

院中均设有工艺美术专业或系。这样看似繁荣的表象

下，实际上当时我国在工艺美术生产、设计方面有较为

明显的认识偏差，对各种出口的产销品，不论是花色、

造型、式样，还是包装和装潢，都非常重视其设计的艺

术性，力求追赶时代潮流，强调民族特色，对内销产品

似乎就放松标准，甚至马虎从事。如果设计部门存在

这种重外轻内的思想，势必会影响我国整个工艺美术

设计水平的提高[5]。对于这种现象，庞薰琹一针见血

地指出：“只有提高内销商品的质量，外销商品才有稳

固的基础和丰富的来源，只有这样，才会以事实证明社

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同时也可以纠正一些人认为只

有外国的东西好[6]。”20世纪 80年代末，工艺美术暴露

出的矛盾加剧，能够换得出口外汇、为出口外销服务的

“特种工艺”虽然取得了成就，但是工艺美术最本质的

那一部分，即为中国人民的衣食住行服务的那一半就

被忽视了[7]。而此时正值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产品结

构、审美趣味以及外来文化思潮的冲击形成新的课题，

工艺美术的转型迫在眉睫。

二、20世纪 50至 80年代“美学热”中的设计思

想和技术美学

生活需要美，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种总体的文

化态势。追求新的精神生活，探讨对美和艺术的新的

理解，成为讨论的新话题。20世纪 50年代到 80年代

的“美学热”中，从生活美学等设计思想的闪现，到规模

性地出现技术美学的研究队伍，大概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的“美

学大讨论”。从 1956年开始绵延十年之久的“美学大

讨论”起源于对朱光潜美学的批判，学者们对“美是什

么”“美的本质是什么”等关键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

后期讨论的内容延伸到“自然美”“美学研究的对象及

方法”“艺术实践”等问题。在这场大讨论中还有一个

引人注目之处就是在当代中国美学建构的过程中，表

现出对“生活美学”的关注，例如宗白华在1959年7月

11日《新建设》座谈会中提出一个关键问题，就是美学

应该同现实生活、艺术实践紧密结合起来[8]，将美学讨

论从抽象的概念讨论引入“生活美学”的讨论，走向“以

美来塑造自我、建构美好生活”的艺术实际问题，这就

与设计思想建立起初步联系，同时从事美学、哲学的主

流学者的介入也增加了设计研究的学术高度。王家树

在参观了庆祝建国十周年“全国工艺美术展览会”后，

通过陶瓷、染织、玩具三个方面肯定了工艺美术在人们

日常生活的全部过程中起的作用，并在文章中疾呼：

“让我们的美学来经常指导工艺美术运动中的美学

实践问题[9]，从艺术实践者的角度回应了美学的指导

意义。”

第二个阶段是 20世纪 60年代至 80年代初，对形

式美的讨论。1961年《光明日报》邀请美学、美术工作

者座谈艺术的形式美。1962年 1月 8日至 9日，《光明

日报》发表了两篇座谈会纪要《为什么要研究艺术形式

美》以及《漫谈艺术形式美》。以《光明日报》为圆心，宗

白华、张仃、周来祥、陈鸣树、朱光潜、陈之佛、曹景元等

一批学者纷纷撰文加入形式美的讨论。其中，张仃《谈

“一点”之美》[10]从艺术实践经验和日常生活美感两个

方面，谈论了“点”的形式之美。艺术家中对形式美的

讨论最著名的是吴冠中，1979年5月，他在《美术》发表

《绘画的形式美》，提出了绘画艺术要追求形式美，在改

革开放之初的艺术界引起轩然大波。之后，《美术》杂

志陆续发表了《关于抽象美》和《形式决定内容》等文

章，触发了一场历时数年之久关于形式美的持续讨论。

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的技术美学。20世

纪80年代以后，技术美学作为一门科学在我国得到倡

导和研究。早在 1980年，钱学森写了《科学技术现代

化一定要带动文学艺术现代化》[11]一文，从一个科学工

作者的角度阐述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对文学艺术的影

响。1983年，我国第一个技术美学出版物问世，郭因

主编，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创刊号收录了钱学森

《对技术美学和美学的一点认识》，他把技术美学看成

一门把美学运用到技术领域中去的新兴科学[12]。在科

学与艺术的主题占据主流趋势的今日，重新再看钱学

森早年的文章，无疑具有一种超前的姿态。我国第一

批全面介绍技术美学的专著都出版于 1986年。涂途

《现代科学之花——技术美学》（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6）、张相轮和凌继尧著《科学技术之光：科技美学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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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人民出版社，1986）、徐恒醇《技术美学原理》（科学

普及出版社，1987）。叶朗的《现代美学体系》（北京大

学出版社，1989），单独开辟了“审美设计学”章节，提出

“审美设计学的核心范畴是功能美”。伴随着技术美学

的讨论，还有一个关键词——“迪扎因”（Design）。该

词在 20世纪 80年代末至 90年代初作为劳动美学、实

用美学和技术美学的核心被大家所熟知。有学者视

“迪扎因”为美学新葩，可见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中，人们

对设计的认知仍非常有限，甚至干脆将其等同于技术

美学：“我们可以把‘迪扎因’了解为研究现代生产工艺

过程中的美学问题的科学。在我国大多数情况下，人

们称之为技术美学[13]。”随着人们对现代设计认识的加

深，20世纪90年代以后“迪扎因”一词逐渐退出历史的

舞台。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80年代关于技术美学的讨

论还是在美学领域内进行的，那么这个话题是如何被

设计界关注、并成为设计学的主流话题？中间经历了

怎样的过程？笔者认为有以下3个层面。

首先，设计学界主动接触。在技术美学大热之时，

设计界（主要是工业设计）也注意到技术美的问题，起

初集中在翻译领域，翻译介绍苏联在技术美学、日本在

工业设计方面的研究。1986年，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出版了苏联学者施帕拉著，陈仲实等译的《技术美学与

艺术设计原理》，这本书作为工科高校教材被普遍使

用。李当岐翻译了日本学者利光功关于“设计美学研

究”“美学的新课题”“技术美”“设计美”的著述，以《设

计与美学》为名发表在《工艺美术参考》1982 年第 3

期。1986年，黄积荣和万国朝等人编译了日本《工业

美学及造型设计》，由新时代出版社出版。中央工艺美

术学院潘昌侯的《技术美学的启示》提出了技术美学的

落脚点，应该着重于工业生产力变革后的物质技术基

础及其形成的现代生活[14]。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

其他设计门类与技术美学有了更多的交叉互动，表现

在电影工业、城市景观设计、室内设计等专业领域。

其次，美学界主动向设计靠拢。例如，20世纪 80

年代从事哲学和美学研究的徐恒醇在 2000年以后逐

渐转向设计学研究，先后出版了作为全国高等院校设

计艺术学系列教材的《设计美学》（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6年）和《设计符号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

以及凌继尧主编的设计学专业规划教材《设计美学概

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最后，进入设计学术史的讨论。2002年，祝帅《中

国大陆艺术设计理论 20年反思》（《美术观察》2002年

第9期）一文在设计理论的视野内关注到技术美学，把

20世纪 80年代的技术美学讨论首次纳入设计学术史

的视野。此后，相关学术史讨论更加深入，如张黔《从

工艺美学到技术美学——20世纪50年代初期至90年

代中期中国设计美学的发展》（《创意与设计》2011年

第 6 期）、曹小鸥《技术美学，中国现代设计的重要转

折——20世纪中国设计发展回溯》（《新美术》2015年

第4期）等。

三、编译时代：学习国外经验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成立后，创办了四个工艺美术

刊物，1956年创办《工艺美术通讯》、1957年创办《工艺

美术参考》、1958年创办《装饰》、1981年创办《工艺美

术论丛》辑刊。由于《工艺美术参考》是内部刊物，读者

群主要面向专业教师，其稿件的选择更明确集中，更能

反映当时的教学情况。20世纪 80年代初的刊物内容

注重拉开现代设计与纯美术、民间工艺、特种手工艺之

间的界限。例如，广州美术学院尹定邦在 1982年第 3

期就分享了系里透过中国香港学习国外设计教育的宝

贵经验。由于地理位置的优势，广州美术学院自1977

年起就与香港理工学院、正形设计学院等开设商业美

术设计课程的学校逐步建立联系，通过他们提供的情

况与资料，对设计水平走在世界前列的美国、日本、欧

洲，以及近十余年大踏步赶上的香港等地区的设计教

育的历史与现状，有了初步的了解[15]。尹定邦还指出：

“当时国内对设计认识的偏差问题，以前我们认为装潢

美术是实用美术，学好油画的素描与色彩，加一点国

画、图案变形与美术字，就可搞好专业，后来认为装潢

美术应是实用装饰美术，除了学好一般的画，还得学好

图案，为了强调民族特色，偏重学习中国图案、书法及

民族民间美术。”自1978年以后，系里开始逐步改革旧

的专业教育，三年内，试行开设了平面构成、立体构成、

色彩构成、设计制图、设计素描等课程。由此可见，广

州美术学院的尝试几乎就是中国当代设计教育线路的

缩影。

《工艺美术参考》1982年第2期用大量篇幅刊登了

《美国俄亥俄州哥伦布美术与设计学院情况介绍》和

《日本千叶大学工业意匠学科情况介绍》。作为一本内

部刊物，这是有针对性地面向校内师生而选择的内

容。1982年5月14日至22日，工艺美术学院展出了美

国俄亥俄州哥伦布美术与设计学院学生作品展，《美国

俄亥俄州哥伦布美术与设计学院情况介绍》一文就是

根据这个展览会及有关资料综合整理而来，系统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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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该校的办学宗旨和广告设计系、插图系、工业设计系

和室内装饰设计系的选课表，对照展览，可以系统地了

解该校的教学理念。另一篇文章，则缘起于无锡轻工

业学院造型美术系教师张福昌赴日本千叶大学工学部

工业意匠学科进修工业美术后，通过几次来信整理而

成的一份研究国外工业美术教育的资料，文章详细地

介绍了课程设置和教学情况。在当时学习外国经验成

为当时的首要任务。在杂志同期的第三篇文章《正确

学习外国的有用经验——北京市高等教育研究会讨论

学习外国高等教育经验的问题》摘自《高等研究简讯》，

分析了如何结合我国的国情，正确地学习外国高等教

育的经验，从而办好我国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在这

一期的“高校工艺美术教学座谈会发言选登”版块，刊

登了天津美术学院副院长王兰城的发言摘要《提高教

学质量加强理论建设》，针对当时工艺美术教育和教学

在认识上的分歧、概念上的混乱，文章呼吁有必要在全

国建立一个工艺美术教研联络中心，并且有必要立即

着手组织力量编写最急需的《工艺美术概论》教材。针

对工艺美术与纯美术之间的矛盾，一段“出身论”引出

问题焦点，由于工艺品具有审美、实用、商品这些特性，

艺术家们有的受旧传统观念的影响，轻“商业”和“实

用”。加之社会上也有这种传统观念，就造成了今天许

多搞造型艺术的人愿意搞绘画、雕刻，不愿搞工艺，学

生也是如此。然而，工艺美术院校又多是出身于一般

美术院校，工艺系出身于绘画系，工艺专业教师多半出

身于绘画教师，院校系和专业的领导也多出身于绘画

专业，这种种出身多年又没有认真改造，上上下下很难

免不带有原出身的烙印，看问题、想问题，自觉不自觉

地往绘画上靠[16]。最后，作者呼吁希望中央工艺美院

克服困难尽快把工艺史论专业建设起来，争取明年招

生。1983年4月，轻工部教育司及教育部批复，同意学

院增设“工艺美术史”专业，成为全国唯一的工艺美术

史论专业点。

对包豪斯的接受与继承是 20世纪 80年代中国设

计史研究的关键词。国内艺术界对包豪斯的认识其实

在包豪斯存在时就已经开始了。20世纪30年代，郑可

曾参观包豪斯首次于巴黎举办的作品展，究竟其参与

了多少包豪斯教学的具体细节待考，但可以肯定的是，

他于抗战胜利后赴中国香港办厂，在九龙开设郑可工

作室，并举办“包豪斯”设计理论等讲座，设计过具有浓

厚包豪斯色彩的产品。1980 年《装饰》第 1 期刊登了

《工艺美术家郑可教授》和《工业美术美学初探》两文，

文中都提到了“包豪斯”，为了让读者更好地了解包豪

斯，杂志特意刊登了一条题为《关于包豪斯（Bauhaus）》

的简介。事实上，此时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教师大多

已经意识到包豪斯的重要性。袁运甫提到，包豪斯的

影响已经涉及世界许多地区和国家的建筑艺术、造型

艺术及日用工艺美术和工业造型等的发展，美术的社

会功能已经远远超脱“画展”范围而渗透到社会生活的

各个方面[17]。

除了期刊的介绍，译著的出版进一步增加了大众

对包豪斯的接受和认知。著名的设计史家、建筑家、艺

术史家纷纷加入到翻译大潮中。1979年，中国建筑工

业出版社出版了建筑教育家张似赞译的格罗比斯《新

建筑与包豪斯》。1984年，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关肇

邺翻译了沃尔夫的《从包豪斯到现在》（清华大学出版

社，1984年）。这股引介包豪斯的浪潮一直持续至今

日。其中，有利光功著，刘树信译《包豪斯——现代工

业设计运动的摇篮》（轻工业出版，1988年），约翰·伊

顿著，曾雪梅、周至禹译，《造型与形式构成》（天津人民

美术出版社，1990年）；2000年以后，中国青年出版社

陆续出版了王受之的《世界平面设计史》《世界现代建

筑史》《世界平面设计艺术史》系列著作；康定斯基著、

罗世平译《点、线、面》（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

年）；弗兰克·惠特福德著、林鹤译，《包豪斯》（生活·读

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年）；佩夫斯纳著，殷凌云等

译，范景中校《现代建筑与设计的源泉》（生活·读书·新

知三联书店，2001年）；拉兹洛·莫霍利－纳吉著，周博

等译《运动中的视觉：新包豪斯的基础》（中信出版社，

2016年）等。值得一提的是，时隔 20年后，2013年，身

为工程院院士的关肇邺再度翻译了美国沃尔夫的《从

包豪斯到我们的豪斯》，通过对西方现代建筑近六十年

的梳理和分析，对以“包豪斯”风格为代表的现代派建

筑艺术的理论及作品进行点评。有关包豪斯的话题仍

在继续，2009年，包豪斯创立九十年之际，祝帅在《包

豪斯运动九十年——以包豪斯在中国的研究与接受为

中心》（《美术观察》2009年第 5期）这篇学术史的讨论

中提及 2003年至 2004年在《美术观察》的一场关于包

豪斯在中国当代美术教育中是否“过时”的论战。无论

包豪斯精神是否“过时”，对包豪斯所开创的基础教学

体系的学习都是新中国设计史上不可逾越的一个重要

阶段。2019年，包豪斯成立百年之际，包豪斯作为一

种学术精神被学者们集中探讨和回顾，《建筑学报》《城

市建筑》《设计》《时代建筑》《家具与室内装饰》《创意与

设计》《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等多家重要

期刊媒体纷纷组织建筑、设计以及设计史界学者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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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对谈，对包豪斯及其在中国的影响进行了全景式的

回溯与定位。

四、从工艺美术到艺术设计：教学体系和研究

方法的转型

20 世纪 50 至 80 年代，一批研究中国工艺美术的

教师奠定了之后中国工艺美术研究的历史框架。例

如，雷圭元著《图案基础》（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年）；

《装饰》杂志的首届编委程尚仁著《几何图案的组织》

（人民美术出版社，1958年），程尚仁与温练昌共同编

著的《染织图案基础》（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79

年）；创办“漆器美术设计”专业的沈福文从 20世纪 50

年代起，将教学、科研、创作集一体，和李大树合著《漆

器工艺技法撷要》（轻工业出版社，1984年）；曾担任首

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装饰设计组副组长的邱

陵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从事书籍美术的教研工作，其

著作《书籍装帧艺术简史》（1979 年出过手写体油印

本，1984年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更是填补了我

国书籍设计艺术史的空白；田自秉出版了国内第一部

《中国工艺美术史》；王家树最早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

讲授“中国工艺美术史”课程，1963年由中央工艺美术

学院刊印《中国工艺美术史纲》、《中国工艺美术史》（文

化艺术出版社，1985年），都促进了当时工艺美术教学

的正规化。20世纪90年代，王家树的博士李砚祖撰写

的《装饰之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以图像

学的方法系统探索了中国古代装饰工艺的思想；田自

秉的博士杭间撰写的《中国工艺美学思想史》（北岳文

艺出版社，1994年）以通史的形式对古典文献中的工

艺美学思想进行了梳理。1998年，国家教委（现教育

部）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分别批准通过了我国本科和

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中增加“艺术设计”和“设计艺术

学”，取代了原有的“工艺美术”和“工艺美术历史与理

论”。1999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工艺美术学系更

名为艺术设计学系。2001年，艺术设计学系更名为艺

术史论系。2005年，创办《艺术与科学》《清华美术》丛

刊，从名称上看更加符合新时代的学科特征。

2000 年是中国设计史著作、教材出版的分水岭。

梁梅于1999年发表《了解过去设计未来——谈设计史

和设计理论的教学》，指出在我国目前设计院校的课程

安排中，一些院校在教学大纲里有关设计史和设计理

论的课程几乎是空白。有些从设计院校毕业的学生，

甚至连“包豪斯”“功能主义”“国际主义”和“后现代设

计”这些名词都完全搞不清楚。这既有资料缺乏、师资

缺乏的客观原因，同时也有对设计史和设计理论课教

学的重要性不了解的认识问题[18]。十年后，梁梅的《世

界现代设计史》于 2009 年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

版。2000年以后设计史教材往往将传统的工艺美术

范畴纳入艺术设计的体系。在国内相关的著作有夏燕

靖《中国艺术设计史》（辽宁美术出版社，2001年）、陈

瑞林《中国现代艺术设计史》（湖南科技出版社，2003

年）、李立新《中国设计艺术史论》（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4年）、高丰《中国设计史》（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2008年）等。同时，自2000年以后，王受之、董占军、朱

和平、华梅等大批学者撰写了世界、西方现代设计史，

如王受之的《世界现代设计史》（新世纪出版社，

2001）。自 20世纪 80年代末以来，国内设计门类史也

向着更细化的方向发展，出版了有关工业设计、视觉传

达设计、室内设计、平面设计、环境设计、服装设计等专

业教材。2008年11月，《装饰》杂志为纪念杂志创刊五

十周年，举办了“从工艺美术到艺术设计”研讨会，这次

研讨会更像是一场世纪的回望，对包括中国现实与设

计界的名词问题，工艺美术与艺术设计的性质、对象、

历史范畴、发生线索，中国工艺美术史与中国设计史的

描述体系，工艺美术、艺术设计与当代设计教育，“设

计”的中文含义与“Design”等议题进行了探讨[19]。

进入视觉文化研究时代，设计史的研究方法势必

要进行更新。一方面，在传统的人文学科文献学、符号

学、图像学的方法之外，社会科学方法逐渐占据主流，

艺术人类学和田野考察法、设计生态学与设计社会学、

统计学等在设计史的研究中越来越普遍。进入新时

期，认知实证研究方法体现出若干神经科学的前沿和

发展趋势。很多设计院校也配备了眼动仪等从事设计

实验研究的基本仪器，并开设了开源软件编程和统计

学等借鉴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基础课程，丰

富和更新了设计史研究的方法。另一方面，新兴的设

计门类、新技术的发明对研究方法也产生影响。随着

信息技术的发展，交互设计应运而生，近年来迅速成为

信息社会中的信息设计以及工业设计的重要特点，并

进一步应用于广告设计、产品设计、展示设计等领域。

虚拟现实设计则利用各种信息技术作为辅助手段，通

过计算机技术模拟逼真的三维视觉、听觉、触觉以及嗅

觉的虚拟现实环境，涉及许多相关学科领域的交叉与

集成。数码时代更是让产品和服务的界限逐渐消融，

消费者从购买和占有产品转变为享受服务，因此，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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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成为传统设计领域在后工业时代的新拓展。

五、结语

本文将新中国设计史的逻辑起点定为1956年，在

经济变迁和政治因素的影响成立了下工艺美术品服务

部、工艺美术学院（学校）、工艺美术研究所，这种制度

的形成也主导了之后中国设计史的发展路径。无论是

早期对工艺美术的概念、性质进行的论辩，还是经历了

“美学热”“翻译热”对设计思想的介入，并开启了西方

现代学术意义上的现代中国设计研究，中国的设计史

学者一直在尝试将艺术设计与工艺美术拉开距离。

2021年，青岛城市档案论坛公众号发布了《难忘老街

里，记忆里的青岛工艺美术服务部》一文，以留恋的笔

触表达了对过去的缅怀，同时也引发读者共情：中山路

北端的工艺美术大楼已经很久没进去过了，记不清上

次去的时候是何年何月了。这座在其儿时记忆里的豪

华殿堂，虽然像友谊商店和侨汇商店一样，多是曾经穷

逛滑溜眼珠子的地方，但是它同样曾给无数老青岛留

下了难忘的记忆。当时代的脚步飞速轮转，该如何面

对过往，又该如何衔接未来？近十年，全球互联网发展

和人工智能热潮促使着学者对设计学学科转型问题的

最新思考。今天的设计研究必须同时兼顾人文学科、

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交叉学科的属性，因为只有强

调“学科间性”，设计学才具备学科独立的前提与基础
[20]。总体来看，新中国设计史一直在具体的教学实践

中摸索前进，每一次时代的更迭和每一次技术的更新，

都促使设计研究重新审视自身研究范式的更新，使这

个年轻学科的研究视野具备了更加全球化的特征。接

下来，如何立足当下，应对瞬息万变的技术环境，建立

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设计史观是亟待考虑的议题，同

时也直接指向中华民族未来的文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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